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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果报故事之流变

陈冰如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 三国果报故事首见于«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ꎬ复见于«三国志平话»以及明代«喻世明言»ꎬ
由只字片言逐渐发展为完整的话本小说«三国因»ꎬ呈现出系统的嬗变轨迹ꎮ 在演变过程中ꎬ最明显

的特点是文人性的加强ꎬ主要表现为议论性、准确性和个性化ꎮ 三国果报故事一直被因袭ꎬ由三个因

素共同决定:蕴藏商业潜能的题材ꎬ符合接受群体的审美趣味ꎬ满足编创者娱乐与劝惩的创作心理ꎮ
关键词: 话本小说ꎻ因果报应ꎻ流变ꎻ文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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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报应思想对于古代小说的渗透早已为学

界所关注ꎬ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果报观对思想主题

与叙事模式的影响上ꎮ 而三国果报故事的价值却

不只局限于其中蕴含的果报思想ꎬ而是在于这个

故事本身ꎮ 话本小说中三国果报故事的流变经历

了由宋元至清的漫长过程ꎬ几乎与整个话本小说

的发展历史同步ꎮ 它的形成和发展不失为观照话

本小说文本生成的好角度ꎮ

一、三国果报故事演变述略

三国果报故事首见于«五代史平话􀅰梁史平

话»ꎮ 此书开篇呈现出中国叙事作品惯有的时间

整体观ꎬ即“首先展示一个恢弘的时空结构” [１]ꎬ
以历史兴衰事为入话ꎬ自开辟鸿蒙始ꎬ遍述朝代更

替直至汉代ꎬ叙刘邦屈杀功臣韩信、彭越、陈豨ꎬ天
帝决冤狱ꎬ令刘邦托生为汉献帝ꎬ三人则往三国分

别托生曹操、孙权、刘备ꎬ共分刘家天下以完此账ꎬ
以此作为后文引子ꎬ赋予后文命运感ꎮ 此即后世

«三国因»最原始的版本ꎮ 由于只是入话的一部

分ꎬ可谓一笔带过ꎬ尚未构成情节且文笔粗陋ꎮ
三国果报故事复见于«三国志平话»ꎬ立意与

«五代史平话»无异ꎬ仍被安排于入话处作为历史

的起因ꎮ 所涉人物由四位增至七位ꎬ其中刘邦、韩
信的裁决沿袭«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ꎬ彭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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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生为刘备、易陈豨为英布托生为孙权ꎮ 另增吕

后、蒯通、司马仲相三人ꎬ分别为伏皇后、诸葛亮、
司马懿前身ꎮ 较之于«五代史平话»ꎬ«三国志平

话»中三国果报故事的发展意义不仅仅在于篇幅

加长ꎮ 虽然三国果报故事在二书中同属入话ꎬ但
是在«五代史平话»中仅为片段ꎬ而后者则对其加

以发挥增益ꎬ敷衍为首尾完具的故事ꎬ不仅情节已

现«三国因»雏形ꎬ主人公司马秀才的形象也首次

出现ꎮ 而对于三国故事系统的发展而言ꎬ«三国

志平话»所增加的诸葛亮和司马懿来历也反映出

民间对这两位三国人物的关注与兴趣ꎬ“标志着

民间讲史对历史进行深入思考与订正” [２]ꎮ
“至明代冯梦龙ꎬ搜括宋元旧本拟«古今小说􀅰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３]ꎬ宋元平话中平平无奇的

三国果报故事至其笔下ꎬ整体风貌为之一变ꎮ 首

先ꎬ事件更为繁复ꎮ 冯氏于原来的“屈杀忠臣”事
外ꎬ又另添三宗:恩将仇报、专权夺位、乘危逼命ꎮ
人数则由原先的七人增至二十三人ꎮ 在原来的基

础上另增项羽、樊哙、纪信、许复、戚夫人、如意、丁
公、萧何、项伯、雍齿、王翳、杨喜、夏广、吕马童、吕
胜、杨武十六人ꎬ分别转世托生为关羽、张飞、赵
云、庞统、刘备正宫、刘禅、周瑜、杨修、颜良、文丑、
王植、卞喜、孔秀、蔡阳、韩福与秦琪ꎮ 其次ꎬ完善

了时代背景及主人公司马貌的遭际ꎮ «闹阴司司

马貌断狱»在三国果报故事的发展链中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ꎬ不仅在于大加拓展的篇幅以及佳妙

的文笔ꎬ还在于冯氏使故事的性质发生变化———
三国果报故事不再是属于陪衬地位的引子ꎬ而是

真正成为了一篇独立成篇、体制完备的话本故事ꎮ
清«三国因»ꎬ清末戏曲、小说作家醉月山人

编次ꎮ 此书本自冯本ꎬ然叙事较之更为简略ꎬ删去

冯本中的一些插曲ꎬ如司马秀才入冥府前小鬼戏

秀才的噩梦ꎮ 虽如此ꎬ篇幅仍大量增加ꎬ内容较冯

本更为丰富ꎬ因为作者又增加了事件与所涉人物ꎮ
«三国因»将冯本中的四案推衍至九案ꎮ 其中ꎬ唯
“乘危逼命”一案与冯本完全一致ꎮ 稍作改易的

有“屈杀忠良”“忘恩杀命”“无辜杀命”三案:“屈
杀忠良”易名为“屈杀忠臣”ꎬ增谢公著作吕伯奢ꎬ
吕媭作刘安妻ꎻ“忘恩杀命”一案增加丁公ꎬ托生

于禁ꎻ“无辜杀命”案易名为“专权夺位”ꎬ增李氏、
王氏、如意、少帝、恒山王五人ꎮ “无辜杀命”案

中ꎬ李氏作曹操正宫ꎬ王氏作孙权正宫ꎬ如意作阿

斗ꎬ少帝作曹丕ꎬ恒山王作孙亮ꎮ 另增新案“屈死

无伸”“诡谋网杀”“投降莫杀”“吞爵灭宗”“子绝

父伦”五起ꎬ增有范增、陈平、虞子期、扈彻、义帝、
子婴、闵子其、龙且、田广、刘友、刘恢、吕不韦、秦
始皇、嫪毐、朱后ꎬ分别投为诸葛亮、周瑜、马谡、庞
统、吕蒙、陆逊、张辽、马超、张闱方、刘表、刘璋、吕
布、董卓、王允、貂蝉ꎬ另有吕禄、吕产、吕台三人投

身为战马ꎮ 于九宗案件外又另作描补ꎬ与案中人

有交往者亦有下场ꎬ使周兰出世为周仓ꎬ桓楚为关

平ꎬ漂母作蔡琰ꎬ项梁作姜维ꎬ章邯为钟会ꎬ董翳为

邓艾ꎬ司马欣为邓忠ꎮ

二、三国果报故事流变的特点

三国果报故事由原始本事发端到成型再到进

一步发挥ꎬ呈现出系统的嬗递轨迹ꎬ反映出话本从

民间艺人到文人手中的演变流传ꎮ 在演变过程

中ꎬ冯本堪称二者之间的分水岭ꎮ “文人在创作

拟话本时ꎬ对于旧作中的杰出篇目常常是稍加润

色就全盘收录的ꎮ” [４] 故“三言”中所辑录的宋元

明旧话本ꎬ虽经过冯梦龙润色ꎬ但大都保留了原来

的市井本色ꎮ 然而«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的文化

品格却比较特殊ꎮ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固然也

是本自前代旧话本ꎬ但是ꎬ一则只是入话ꎬ并未深

入人心ꎬ旧作的读者基础不广泛ꎬ二则故事平淡无

奇ꎬ不以情节取胜ꎮ 很明显ꎬ冯梦龙辑录这一篇不

甚出彩的入话故事ꎬ不是因为它完美ꎬ恰恰相反ꎬ
是因为它蕴藏着非常大的再创作空间ꎮ 而«三国

因»正是清代文人小说家在沿袭冯本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强化其文人色彩的ꎮ

(一)议论性

三国果报故事的文人性特征最明显的表现便

是议论性的增强ꎮ «五代史平话»中的三国果报

仅是寥寥数语、粗陈梗概而已ꎬ无一字议论ꎮ 及至

“由元代书会才人杂抄«三国志»«通鉴»类史书乃

至«事林广记»这样的类书ꎬ同时层累吸收了宋、
金、元尤其是金、元时期的‘说三分’乃至元杂剧

的某些因素编纂而成” [５] 的«三国志平话»ꎬ议论

性稍稍显露ꎮ 结合宋金元时期混乱的社会现实ꎬ
很难说书中所增设的一些情节不是民间艺人在借

司马之口申心中所怨ꎬ如司马仲相醉骂始皇无道ꎬ
又骂刘邦、项籍起义使天下大乱、百姓不得安生

等ꎮ 但这只是一种共性心理的流露ꎬ点到为止ꎬ与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大篇幅的系统性议论相

比ꎬ实在是相形见绌ꎮ 冯氏将三国果报故事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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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整话本后ꎬ体制一应完善ꎬ得以利用篇首诗与

篇尾诗尽情发表议论ꎮ 在引晦庵和尚的«满江

红»作为入话点明题旨之余ꎬ还意犹未尽ꎬ又另发

表了一段议论对其加以阐释:“劝人乐天知命之

意ꎮ 凡人万事莫逃乎命ꎬ假如命中所有ꎬ自然不求

而至ꎻ若命里没有ꎬ枉自劳神ꎬ只索罢休ꎮ”①除去

因体制之便而加入的直接议论ꎬ更有大量穿插文

中的间接议论ꎮ 司马貌的书生身份为冯氏大开方

便之门ꎮ 一方面ꎬ冯氏在文中引入诗作ꎬ作«怨

词»一篇并题诗八句以抒发对世道不公的愤慨ꎻ
另一方面ꎬ由于司马貌是儒生ꎬ冯氏得以合情合理

地将儒家道德观念引入这个本自佛教因果观念的

故事中ꎬ以此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ꎬ如忠奸观、是
非观等ꎮ 此外ꎬ由于题材特殊ꎬ全故事基本由对话

构成ꎬ冯氏还借人物之口大谈见解ꎮ 其中有玉帝

见司马貌«怨词»后对于“天道”所作的阐述ꎬ也有

司马貌与阎罗王关于“报应”的一番争执ꎮ 所有

的议论内容一致ꎬ前后呼应ꎬ全都统摄于编创者对

于“命运”的思考中ꎮ 其后的«三国因»保留了«闹
阴司司马貌断狱»中所有的议论ꎬ并在原有基础

上进一步发挥ꎬ如丰富了司马貌与阎罗王的论辩ꎮ
除此之外ꎬ«三国因»的作者在呈给天帝的卷宗中

又另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作为这段历史的总结ꎬ
可谓充分开掘了这个故事中所有可插入议论的角

落ꎮ 话本中的议论“随着个人创作成分的增加而

增加” [６]ꎬ三国果报故事的议论成分从«新编五代

史平话􀅰梁史平话»到«三国因»的增加ꎬ清晰地

表现了个人创作的介入ꎮ
(二)准确性

文人创作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准确性ꎮ 话本本

是说话艺人演说故事的底本ꎬ难免粗陋ꎮ 而文人

对待创作的态度则负责任得多ꎬ从最初的«五代

史平话»至«三国因»ꎬ所涉人物由四人竟增至五

十一人ꎬ转世的安排也被精心设计ꎮ «五代史平

话»中天帝判韩信、彭越、陈豨三人分别托生曹

操、孙权、刘备ꎬ仅取三人平分汉家江山之意耳ꎮ
«三国志平话»的判决依据与前者相同ꎬ但在结局

安排上对三国的局势进行了一番大致交代与分

析:曹操占天时ꎬ江东孙权占地利ꎬ蜀川刘备占人

和ꎮ 到了«闹阴司司马貌断狱»ꎬ情况开始大不相

同ꎮ 司马貌不仅是根据人物经历寻找三国故事中

能大致与之相对应的人ꎬ还详细地根据情理给出

了判决的理由ꎮ 如刘邦转世为汉献帝的原因ꎬ除
去身份因素外ꎬ还因为汉献帝“一生被曹操欺侮ꎬ
胆战魂惊ꎬ坐卧不安ꎬ度日如年”ꎬ力求心理状态

也与前世相呼应ꎬ并以融入的儒家忠义观的道德

评价作为判决依据———“因前世君负其臣ꎬ来生

臣欺其君以相报ꎮ” «三国因»的判决情况与冯本

相类ꎬ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秦汉年间人ꎮ 三国时

期群雄并起ꎬ“事状无楚汉之简” [７]ꎬ而楚汉之争

仅短短四年的历史ꎬ转世的英雄远远无法将三国

故事的主要人物完全囊括在内ꎮ 当楚汉争霸中的

知名人物已被利用殆尽ꎬ意犹未尽的«三国因»作
者便将涉案人物向上延伸至秦朝ꎬ力求面面俱到ꎮ
文人作家的准确性还表现于补充了大量的历史材

料ꎮ «三国志平话»中ꎬ韩信向司马仲相自陈身

世ꎬ提及自己曾为刘邦立下十大功劳ꎬ到了冯本

中ꎬ这十大功劳被完完整整地罗列了出来:“明修

栈道ꎬ暗度陈仓ꎬ与汉王定了三秦ꎻ又救汉皇于荥

阳ꎬ虏魏王豹ꎬ破代兵ꎬ禽赵王歇ꎻ北定燕ꎬ东定齐ꎬ
下七十余城ꎻ南败楚兵二十万ꎬ杀了名将龙且ꎻ九
里山排下十面埋伏ꎬ杀尽楚兵ꎻ又遣六将ꎬ逼死项

王于乌江渡口ꎮ”冯梦龙文史修养极高ꎬ对“十大

功勋”做填充完全是学识的自然流露ꎮ «三国因»
的作者在冯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ꎬ文笔

更为精炼ꎬ更为书面化:“明烧栈道ꎬ暗渡陈仓ꎮ
定二秦ꎬ救荣阳ꎬ掳魏豹ꎬ擒赵歇ꎻ北定燕ꎬ东定齐ꎬ
连下七十余城ꎻ南败楚兵二十万ꎬ九里山十面埋

伏ꎬ遣六将逼项王于乌江ꎮ”②这些历史材料的补

充不仅是量的增加ꎬ还有细节的打磨ꎮ 冯本为渲

染司马貌所生活的朝政黑暗ꎬ插入灵帝西邸卖官

一事用以证明ꎬ并清清楚楚地标注年号“光和元

年”ꎮ «后汉书􀅰孝灵帝纪»载:“光和元年􀆺􀆺初

开西邸卖官ꎬ自关内侯、虎贲、羽林ꎬ入钱各有

差ꎮ” [８]与之相合ꎬ而所售官爵的价格“欲为三公

者ꎬ价千万ꎻ欲为卿者ꎬ价五百万”ꎬ也与史书记载

相符ꎮ 文人作家追求准确的严谨态度显露无遗ꎮ
(三)个性化

如果说议论性和准确性是显性表现ꎬ那么个

性化则是隐于行文之中的、又最能体现文人性的

一点ꎮ 司马书生形象首次出现于«三国志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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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所引«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均出自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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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在此书中ꎬ司马仲相不过是功能性人物ꎬ作者

只是借其口引出秦始皇的一番议论ꎬ将他的害民

与光武帝的爱民作比ꎮ 所以司马仲相在此书中仿

佛破空而来ꎬ只是个概念化、符号化的书生形象而

已ꎮ 到了«闹阴司司马貌断狱»ꎬ增加了司马貌的

人生遭际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的背景ꎬ将其塑造成

天资聪颖然而怀才不遇的落魄书生ꎮ 这个形象不

能不让人联想到冯梦龙本人———自幼聪明ꎬ才华

横溢ꎬ却科场失意ꎬ一生功名蹭蹬ꎮ 很明显ꎬ这番

设计不是巧合ꎬ更不是闲笔ꎬ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拉

近故事主人公与自己的距离ꎬ好借彼之口抒一己

心绪ꎮ 前代«三国志平话»中的作者观念只能从

客观的判词中揣摩ꎬ且表现的是当时说话艺人的

共性ꎬ是社会的共同观点ꎬ然而冯本却能详尽阐

明ꎬ流露出冯氏作为文人作者所表现出的主观感

情ꎬ如“即如我司马貌ꎬ一生苦志读书ꎬ力行孝弟ꎬ
有甚不合天心处ꎬ却教我终身蹭蹬ꎬ屈于庸流之

下?”ꎬ这种不甘与酸楚ꎬ只有失意的文人才能感

同身受ꎮ
此外ꎬ冯氏虽然承袭了彰善瘅恶的固有主题ꎬ

但思想境界较前人则有所深化ꎮ 从«三国志平

话»到«闹阴司司马貌断狱»ꎬ最具意义的改变还

不在于案件和牵涉人数ꎬ而在于审判者的变动:司
马书生跃为故事主角ꎬ从见证者成为了参与者ꎮ
«三国志平话»中的司马书生只是参与了案件的

审理过程ꎬ最终的判决仍由天帝做出ꎮ 而冯本则

加强了主体的主动性ꎬ提高了人的地位:主角司马

貌不仅敢于质疑冥判的公正性ꎬ甚至代天帝行判

决职责ꎮ 这其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化色彩与明代解

放人性的思潮相合ꎮ «三国因»的作者则进行了

一番更为大胆的改动:司马貌代行决狱职权后ꎬ并
未立刻回到人间ꎬ而是成为阎王的座上宾ꎬ与其谈

笑风生ꎬ平等对话ꎮ 这无疑是文人自尊心的投射ꎬ
甚至可以说是升级ꎮ 前人只是希翼得到天子的礼

遇ꎬ而«三国因»的作者直接让司马貌用学识令神

祇心悦诚服ꎮ

三、三国果报故事流传原因索解

三国果报故事情节平淡ꎬ人物形象不鲜明ꎬ即
使是文笔最佳的冯本ꎬ在“三言”中也不算佼佼

者ꎬ它能从宋元一直流传至到清朝ꎬ是由题材本身

的吸引力、接受群体与编创者共同决定的ꎮ

(一)题材的商业潜力

在故事开头明晰两世因果缘报ꎬ作为构架全

书的引子ꎬ在古代小说中屡见不鲜ꎬ如«姑妄言»ꎬ
开篇借“城隍断案”将书中主要人物的前后世一

一对举ꎬ利用前世因果来结纂全篇ꎻ«醒世姻缘

传»利用前世恩怨ꎬ设置转世复仇展开故事ꎬ甚至

是«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名著ꎬ也是以介绍前

身开篇的ꎮ 凭借这一创作手法ꎬ三国果报故事直

接串联了楚汉与三国两种题材ꎮ 因乱世题材传奇

性强ꎬ通俗文学创作一直对其偏爱有加ꎬ三国题材

更是此类题材中的热门ꎮ 三国题材相较其他乱世

题材别具优势:远如春秋战国时期ꎬ时间跨度大ꎬ
国家关系复杂ꎬ更有一众姓名拗口的出场人物ꎬ头
绪纷繁ꎬ难以驾驭ꎻ年代过近的朝代ꎬ文献资料记

载翔实丰富ꎬ留下的想象杜撰空间不大ꎮ 相形之

下ꎬ三国时期虽然人物众多ꎬ事件密集ꎬ但繁而不

乱ꎬ脉络清晰ꎬ且距离后世时间不算久远亦不算

近ꎮ 一方面ꎬ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相似ꎬ没有给后

世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障碍ꎬ且有«后汉书» «三国

志»等史料作为参考ꎻ另一方面又留有充分的时

间空隙让后人附会传说、编纂野史、搬演戏曲ꎬ使
故事不断丰富ꎮ 依附于三国题材的三国果报故事

得以一直存在ꎬ甚至在明清时期还焕发了新的生

命ꎬ从入话一跃而成为完整的话本小说ꎮ 在这一

点上ꎬ«三国演义»的成书与流行功不可没ꎬ它给

这个故事带来了新的刺激点ꎬ注入新的活力ꎮ 虽

然三国故事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受人青睐ꎬ但真

正让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受到上至士大夫、下至

市民普遍欢迎的作品ꎬ非«三国演义»莫属ꎮ 在冯

梦龙所生活的明末ꎬ«三国演义»早已风靡天下ꎬ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所补充的大量三国人物

及其经历很明显可以看出«三国演义»的影响ꎮ
如判决中对关羽的设定ꎬ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

将等事迹属于艺术再创造ꎬ不见于史籍ꎬ而是散见

于平话与杂剧中ꎬ系统整合了这些情节的正是

«三国演义»ꎮ 如果说明代的读者将«闹阴司司马

貌断狱»当作«三国演义»的衍生作品来阅读ꎬ这
完全是有可能的ꎮ

除此之外ꎬ“冥判”情节还渗透着灵怪与公案

因素ꎬ前者在宋人罗烨的笔记小说«醉翁谈录􀅰
小说开辟»里被列为小说八类之首ꎬ后者则是宋

元话本中成就最高的两大类型之一ꎬ而且到了明

代ꎬ尤其是明中后期ꎬ“公案题材受到通俗文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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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普遍关注􀆺􀆺受这种创作风气的影响ꎬ不少

小说作品有意加入一些公案的成分” [９]ꎮ
(二)接受群体的审美趣味

话本的主要受众为文化水平偏低的普通民

众ꎬ上图下文的至元新刊«三国志全相平话»即为

佐证ꎮ 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又云:“佛氏之因

果ꎬ亦为中人以下说法ꎮ” [１０] 可见ꎬ话本读者与虔

信果报观的群体具有高度的重合性ꎬ在话本中出

现果报情节ꎬ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ꎮ 元代社会法

制失衡ꎬ人们转而在宗教的因果报应中寻求心理

平衡ꎮ 元代说话艺人将«五代史平话»中的只字

片语敷衍为完整的小故事ꎬ可谓敏锐地捕捉了接

受群体的心理需求ꎮ 事实上ꎬ从整个小说的发展

史来进行观照ꎬ果报观与小说的渊源由来已久ꎮ
轮回果报虽是佛教概念ꎬ然而报应观念在先秦时

代已有萌芽ꎮ 果报出现在小说中的时间最早亦可

上溯至六朝的“释氏辅教书”ꎬ“至明清ꎬ类似的写

作仍不绝如缕” [１１]ꎮ 话本小说作为中国古代小说

发展史的一环ꎬ吸收果报观念是自然而然的现象ꎬ
而且果报观进入小说ꎬ尤其是以历史人物为主角

的小说ꎬ也有其必然性ꎮ 对于后人而言ꎬ历史人物

的命运已成定局ꎬ即使心存遗憾也无可奈何ꎬ但文

学中的果报则赋予了后人弥补心理遗憾的自由ꎬ
因为它能够勾连数世ꎬ前世结局存在不公ꎬ有恩怨

未偿ꎬ后世亦可续接ꎮ 在一系列三国果报故事中ꎬ
«三国因»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国志演义»续书ꎬ
但是从内容上看ꎬ完全是在«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的原有格局上进行的扩写ꎮ 无论是从语言、人物

形象还是精神内涵等维度进行评判ꎬ作为一部续

作ꎬ«三国因»绝对算不上高明ꎮ 在此书中ꎬ人物

只是事件的附庸ꎬ事件只是评论的素材ꎬ然而«三
国因»能在续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流传至今ꎬ
正是因为它满足了«三国志演义»给它庞大的读

者群带来的遗憾之感ꎮ «三国志演义»虽在一些

事件上有移花接木之处ꎬ但是总体还是遵循着历

史的走向ꎬ即蜀汉集团既寄寓着作者政治理想ꎬ同
时又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ꎮ 这其中的矛盾给读者

带来了强烈的失落感与不平ꎮ 果报则填补了这种

不平———非是天命不公ꎬ乃是前世有因ꎮ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云:“吾国人之精神ꎬ世间的也、乐
天的也ꎬ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ꎬ无往而不著

此乐天之色彩ꎮ” [１２] 通过勾连两世ꎬ实现“善恶终

有报”无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喜剧结局”ꎮ «三

国志演义»集历代三国题材创作之大成ꎬ其中就

包括汇集了宋代“说三分”成果的«三国志平话»ꎬ
然而开头的轮回果报故事却因荒诞不经、影响历

史演义的严肃性被罗氏剔除在外ꎬ可它最终又因

荒诞给予了读者联想的空间ꎬ得以用续书的面目

回归三国故事系统ꎮ
(三)编创者的创作心理

由于话本小说的商品性ꎬ题材的商业潜力、读
者的阅读偏好都是编创者所必须要考虑的ꎮ 但

是ꎬ受欢迎的题材着实不少ꎬ读者的阅读心理也非

常复杂ꎬ话本的面貌最终还得回到编创者本身ꎮ
一个故事能从前人留下的庞杂故事中脱颖而出ꎬ
必定与编创者的创作动机存在一定的契合点ꎮ 因

编创者生活经历、文学观念等条件的不同ꎬ创作动

机也因人而异ꎬ但是从话本小说所具备的功能来

看ꎬ具有普遍性的创作动因有两个:娱乐和劝惩ꎮ
看似平平无奇的三国果报故事恰好蕴含着实现这

些意图的因素ꎮ
“小说就起源于人们休息时讲谈故事以相娱

乐ꎬ游戏、娱乐是其与生俱来的基本属性” [１３]ꎬ由
于三国果报故事要消解楚汉及三国人物的历史结

局带给人们的不平感ꎬ故事中的人物结局需要基

本属实ꎬ与读者的认知相符ꎬ但是人物经历可以有

不同程度的虚构ꎮ 编创者在历史人物命运既定的

大框架下ꎬ用里巷传闻任意加以填充ꎬ使虚实有机

结合ꎬ增加戏剧性ꎮ 以«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屈
杀忠良案”中的彭越为例ꎬ导致彭越之死的直接

凶手无疑是吕后ꎮ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ꎬ吕后除

彭越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彭王壮士ꎬ今徙

之蜀ꎬ此自遗患ꎬ不如遂诛之ꎮ” [１４] 而到了冯梦龙

笔下ꎬ则成为了荒唐的私怨:“三杯酒罢ꎬ吕后淫

心顿起ꎬ要与某讲枕席之欢ꎮ 某惧怕礼法ꎬ执意不

从ꎮ 吕后大怒ꎬ喝教铜锥乱下打死􀆺􀆺ꎮ”冯梦龙

是史学大家ꎬ治学严谨ꎬ甚至还考据过余邵鱼«列
国志传»中的疏漏之处ꎬ这些轶闻野史ꎬ无疑是他

有意穿插的游戏笔墨ꎮ
在正统文人眼中ꎬ小说一直是不入流的“小

道”ꎬ因此ꎬ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ꎬ小说家有意识

地强调其劝惩功能ꎬ以提高小说的地位ꎮ 本身就

带有道德导向和约束性质善恶因果报很容易受到

青睐ꎬ涉及因果报应的小说不胜枚举ꎬ有些甚至直

接以“报”名篇ꎬ如«宫花报»«麟儿报»«鬼神传终

须报»«杀子报»等ꎮ 而在融入小说之后ꎬ果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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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开掘出宗教之外的新意义ꎮ 果报在文学与宗教

中的意义不可一概而论ꎬ在小说中ꎬ神灵与其说代

表着某种信仰ꎬ倒不如说是增强说服力的工具ꎮ
“许多中国小说中的冥报感应只是为适应受众而

披上的外衣ꎬ是为吸引读者注意力而扔出的‘肉
骨头’ꎮ” [１５] 编创者只需套用因果报应的模式ꎬ便
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展开说教ꎮ

四、余论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ꎬ果报小说由

于“封建迷信”ꎬ一直被人以糟粕视之ꎬ颇受冷落ꎮ
涉及果报情节的古代小说不计其数ꎬ只因“封建

迷信”ꎬ对这样庞大的文学事实视而不见ꎬ是古代

小说研究的缺失与遗憾ꎮ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后ꎬ学界才逐渐摒弃对它的偏见ꎬ开始正视它的文

学价值ꎮ 纵观三国果报故事的演变与流传ꎬ既有

民间艺人的构建ꎬ又有文人的加工改造ꎬ融会了社

会心理和个人心理ꎮ 民间艺人凭借距离优势ꎬ感
受大众的心理期待ꎬ并将其反映到文艺作品中ꎮ
文人在此基础上ꎬ用他们的学识和修养对朴素的

故事框架进行填充ꎬ实现历史知识的普及和道德

评判ꎮ “一个故事的再创作ꎬ只要不是完全照搬ꎬ
来自不同时代ꎬ有着不同的身份的作者ꎬ在创作过

程中总会或多或少融入自己的思考ꎬ这其间微妙

的差异足以使得故事内涵发生不同程度的变

异ꎮ” [１６]这些变异正是三国果报故事的价值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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